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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小说世情

我这里说的燕子窝不是具体某对燕子的窠，那些大
小不等、高低不同的燕子窠自然栖息在我父老乡亲们的
房檐屋下，甚至就在那些茅屋瓦房的壁墙上生长着，那
些殷实人家楼板的下面倒扣着，它们年年去去回回，时
时起起落落。我说的燕子窝是一个很精致的冲畈的地
名，它处于我家乡今望江县长岭镇南台村。

燕子窝不大，但不大也有近百亩。一个近百亩的燕子窝
存于这方土地，不神奇也壮观，不令人神往也让人回味无穷。

燕子窝坐西面东，经年累月迎接红日东升。其地形
总体弧状，活脱脱一对燕子的巢穴，仰扣于蓝天白云之
下。其下有湖，跨越皖鄂两省的泊湖就泊在它的脚下，
夏荣冬枯，其上有岭，叫寨岭，黄土铺地，春绿秋红。左
边有一畦枞树林，霭霭翠翠，熙熙攘攘，右边是一不高的
坡地，种着稻谷，长着棉花。略知风水一二的父亲曾偷
偷告诉过我，这就是妥妥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
玄武。左右两边如同一个人伸出的两条臂膀，拥抱着这
里的一枝一叶、一花一草。其腰部有一口塘，就叫燕子
窝塘，与朱熹那“半亩方塘”不相上下，也是“一鉴开”着，
一直沉静地闪亮着，真真切切就是一枚燕子窝。其后梢
有泉水数眼终年汩汩不断，记忆中是几眼温泉，夏凉冬
暖。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塘因地形而得名，还是
地形因塘而得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相映生辉，相
得益彰，一缕缕一丝丝都自带体香。在我的记忆里，从
未见它干枯过，始终以它清澈的塘水滋润着这方土地，
始终以它粼粼微波映衬着这里的草木，这里因而菜花
黄、棉花白、柳丝翠、稻花香。

我曾多次向我的父母及父老乡亲打听过它的来龙
去脉，因着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家燕，我从没见到一对
哪怕是一只燕子在这或者说野外筑窝，怎么就叫燕子
窝？但大家都是笑笑，而后摇摇头，以一副“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架势，填补着各自心中的空白，填补着让我
时时疑窦的心情。

我的祖先为什么这样韬光养晦呢？把这琅嬛福地
留予子孙，却不让子孙清楚它的牛眠龙绕，不让子孙知
道它的宝藏何处，玉匿何地。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只好
在这里对着一群又一群猪牛鸡鸭吆吆喝喝，对着一拨又
一拨“一日上树能千回”孩童指指点点，疏朗有致，集散
成文。而这是否就是先辈们想要看到的一切？

我水种我田，我土育我苗，不要问那么多。父亲在
我问到燕子窝的来历时，常常就是这样三缄其口地教授
我的。也许他像我一样并不知道真情。

世世代代的父老乡亲如那首远古先民咏赞美好生
活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
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自由安闲和自给自足的快乐。
自然中见淳美，朴拙中享受太平。终日一副不染尘灰、
自然顺生、其乐自得的模样。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春和景明之日，这里“泥融
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当我站在寨岭上往下看，暖阳
下，典型的一幅写意水墨画，碧绿的怀抱中，有燕子飞上
飞下，有八哥立于牛背飞起飞落，有白鹭栖于远处泊湖
的湖梢，一会低头啄食，一会又抬头张望，长长的双脚高
起高落，摇摇晃晃，一副自娱自乐的德行。偶尔有春雷
滚过，隆隆作响，有春雨沙沙，偶尔有水牛或者黄牛抬起
头突然长哞一声，让你忍俊不禁。我记得我的父老乡
亲，穿蓑衣戴斗笠，荷着锄，光着脚，或用那锄头挖开田
埂的缺口，将田中积水放入下面的泊湖，或笔锋回转，挖
一块草皮填于田缺口，不让雨水流走，滋润这垄田块。
燕子窝塘坝两端分别都有放水的缺口，雨水顺缺口而
下，有鲫鱼在沟内戏水，百米之内定能听见啪啪啪啪声
响，如果你撸起袖子，随便就能捉上几条，回家佐以韭菜
或野外小蒜，那必是能吃三碗饭。我还记得我的姐姐打
着油布伞，穿着雨靴，挽着竹篮，竹篮里放着铲刀，或在
田埂上弯下腰身，讨挖猪吃的野菜，或走进自家菜园，采
摘水淋淋的菜薹、春韭、大蒜回家做饭。

燕子窝塘明净如镜朗照着这一切，也书写着这一切。
春去秋来，燕子窝仍是一幅繁忙景象，稻谷金黄，棉

花银白，芦苇在泊湖的尾梢上随风摇曳，多彩多姿，燕子
带着它的雏燕在燕子窝的上空叽叽喳喳，但它们并不惊
扰在此忙碌的乡亲，而像一曲背景音乐，衬托着这里的
一切，裱褙着这里的一切。每每这时，我会站在燕子窝
下面泊湖的湖梢上，一簇簇毛茸茸的芦苇在秋阳的照射
下如棉絮般柔和可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枝枝相依，
花花相扣，一棵棵亭亭玉立，风情万种。如果这时从芦
苇丛中往上张望，那便又是一番景象，湖光与秋色，层次
分明，一览无余，我想如果我是卡尔维诺那本随笔《收藏
沙子的旅人》中的那位藏沙女子，我便要将这里的枝枝
点点收藏起来。

只是我无法收藏那风声，那吹过棵棵芦苇后气定神
闲的风，那带着一股草香谷馨的风，我也无法收藏那燕
子与它的雏燕一起在燕子窝上空飞翔时的身影，它不是
高尔基心中的海燕，不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它们是自由自在而又我行我素的，是看尽燕子窝春夏秋
色，似乎饱读诗书，似乎学贯古今。

我只好这样看着，这样享受着，与燕子窝一起各美
其美了。

燕子窝

我大舅是抗美援朝老兵。我小时
候，经常听他讲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受大舅的熏陶，我从小对志愿军特
别崇拜，最爱看抗美援朝内容的小人书。

十岁那年的一天，妈妈给我一元
钱，让我去镇上买咸盐。我先到新华
书店，花六角钱买了一本小人书——
《三千里江山》，内容是抗美援朝的战
斗故事。

剩下四角钱买了咸盐。怕爹妈发现
咸盐少，我头一次撒谎说，路上把咸盐
弄洒了。

妈看我表情不对，逼问我：你说实
话，咸盐弄哪儿去了？

被逼无奈，我只好实话实说。
这可把老爹气坏了，恨恨骂道：咱

家啥条件你不知道？你还买小人书看，
赶快退回去，要不打折你的腿。说着，
操起烧火棍就要打我，我撒腿就跑。

我知道爹的犟脾气，心想：我要不
把小人书退了，还不得把我打死啊！

于是，我走了七八里地，又来到镇
新华书店，央求了老半天，人家就是不
给退。

我没敢回家，直接来到村里老沈太
太家，带着哭腔说：沈奶奶，你买了这
本小人书吧，我要是卖不出去，我爹就
得打断我的腿。

沈奶奶摸了摸小人书说：我也不能
看啊！

我这才想起，她是个盲人。
晚饭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只能

在家房后转悠，不敢进屋。
二弟看见我，偷偷盛了一碗大碴

粥，连同一块咸菜给我送来。一天没吃
饭了，我蹲在房山头狼吞虎咽。

这一夜，我一直在想：把小人书卖
给谁呢？实在没办法，想到了我老姑。

我老姑家住在北安，离我家一百多
里。天刚放亮，我就悄悄揣了一块大饼
子，拿了一块咸菜疙瘩，走了七八里山
路，来到镇火车站，攀上拉煤的火车。

火车带起的大风，把煤面子刮得漫
天飞，让人睁不开眼睛。我怕把小人书
弄脏，掏出来看了看。由于没拿住，小
人书被大风吹跑了。

都快把我急死了，真想跳下火车去
捡小人书。事后想起这件事，我非常后
怕：如果当时跳下飞驰的火车，肯定会
粉身碎骨。

敲开老姑家的房门。老姑看我满
脸漆黑，半天没认出我来。当她知道
是我时，忙问：你咋一个人来呢，弄
成这个样？

我 一 头 扑 在 老 姑 怀 里 ， 失 声 痛
哭……

当我把情况告诉老姑之后，她叹口
气说：你爹脾气太坏，为了几角钱，竟
把孩子打跑，这要出点啥事咋办啊！

老姑又责备我说：你也是，走也没
告诉家一声，你爹妈不知道咋着急呢，
明天赶紧回家吧！

第二天一早，老姑给我揣兜里五元
钱，买了两根麻花，把我送上火车……

到家时，家里却没有人。邻居王婶
看我回来了，连忙问：这几天你上哪去
啦？可把你爹妈吓死了，大河边，枯
井里，桥洞下，凡是能想到的地方都
找遍了……

你妈都快急疯了，把你爹骂了个狗
血淋头；你爹后悔地说：我这臭脾气咋
改不了呢？！

你大舅一直埋怨你爹：哪有你这样
当爹的？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文化、真
可怕呀！

妈妈一看见我，抱住我失声痛哭：
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妈也不想活啦！

爹边抹眼泪边说：我就是想吓唬吓
唬你，能舍得打折你的腿吗？

第二天，爹特意到镇上给我买了那
本小人书——《三千里江山》。

多年之后，我成为一名作家，根据
我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三千里江山》上映之后，好评如潮。

小人书风波
邴继福

失去母亲，日子过得空落，我的生
活看似从前，心境却天远地别。在家睡
上几天，我走出家门的时候，仿佛浴火
重生。风很大，满街喧嚣如洪水猛兽般
席卷。我悲伤的、芜杂的内心又添了几
分焦躁。从红果二圆盘下车，向右走，
靠左行三四百米，我逃进东华书店。

一小段走廊，几级台阶，烈日、大
风跟俗世被隔在了店外。

红果城区的东华书店不算太大，书
店里没有高高的书架隔断视线。书店的
布局、书摆放的样式一目了然。无论是
多年前的盘县老城还是现在的红果新
城，东华书店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没变
过。墙壁抑或地板，干净的程度仿佛
才刚刚开业。而事实是，盘州老城的东
华书店已经运营了十五个年头。新城区
的东华书店，也坐拥红果六个春秋。每
次来东华，我总会想起数年前陪女儿买
学习资料、给自己买 《活着》 的过往。
常来常往于东华，数年的相守相伴，生
命里的孤独、寂寞，统统退到了我的心
门之外。

身在东华书店，全世界都停止了喘
息。我能听见，秒针从容行走的声音。
目光寻寻觅觅，游过安静的书籍。我
拿起高莽先生的 《悠悠此心》。阅读正
文，读到高莽先生写他母亲临终前的
一句话：葬我的时候，在我胸口上放
一本书，我是那么想识字。我的思绪
开始动荡，继而想起来自己的母亲，
想起来她写的遗书。我觉得，凡是跟

书、跟字相关的故事，都是灵魂跟爱碰
撞出来的故事。

放下 《悠悠此心》，我将 《朝花夕
拾》抱在怀里。书皮上，有一排不大不
小的字：鲁迅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
《无常》《父亲的病》《狂人日记》《阿Q
正传》，无一不是经典之作。从前的从
前，有那么多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父
爱、亲情、友情以及执念，如花瓣一
般、如血泪一般纷纷落在纸上。读过就
是到过，惆怅，震撼，释然，感同身
受。鲁迅先生的往昔，就是世道的往
昔。如果我写母亲的抑或写我自己的往
昔，也应该是从小处、从低处着眼的时
代的往昔。我充满感激：如果没有白纸
黑字，我们拿什么来祭奠远去的岁月。
如果没有书店，书，何处为安？从某种
意义而言，书店，是精神的庙宇。开书
店的人，是在行善。

但凡书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让时间飞逝。指尖轻轻翻过，纸香墨香
丝丝入扣。天地万物呈现在字里行间，
颠沛流离的心得以片刻安歇。当灵魂跟
书融为一体，离开书店，就成了一件艰
难的事。

我第一次进书店的情节，几乎要忘
记干净。唯一还留在脑海中的那一小段
影像是：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带
我来盘县城看望外婆。那时候，盘县只
有一个书店——“新华书店”。人生第一
次进书店，我大开了眼界。原来，书店
就是书的家，书店里有我哪怕用几辈子

的时间也读不完的书。在新华书店，我
看到了《木偶奇遇记》。书中有一幅让我
惊心动魄的插图——匹诺曹的双腿被火
烧掉，他坐在火边哭泣。在随后几十年
的光阴里，匹诺曹的形象镌刻于心，他
的成长经历给我暗示：经不起诱惑的生
命，任性的人，要付出代价。庆幸的
是，无论木偶还是我，挫折过后，都有
所成长。

母亲说，第一次带我进书店，给我
买了《木偶奇遇记》过后，我还赖着不
走。最后，是她生拉硬拽把我拖出书店
的大门。像癞皮狗一样被拖出书店大门
的这段历史，我真是记不得了。有几本
滋养童年的书，有一个有浩瀚书籍的书
店占据着脑海，谁还记得其余无关痛痒
的小插曲呢！

天色已晚，出得东华书店，又拐
进了盘州书城。可惜的是，书城里的
书都已经下架。书在地板上堆成了小
山，“山上”落满灰尘。每一堆书上
面，都放置有一块“打五折”“打三
折”的醒目标签。我离开了那些被贱
卖的书。路边，一家药店正在搞“药
买得多，折扣就多”的促销活动。我
想起来盘州书城那一堆堆无处安放的
书，心中悲凉。人间的两种药，医治
身体的药可以大打折扣，而医治灵魂的
药，怎能打折？

愿那些堆在地板上的书，有一个好
去处。有一个，像东华书店那样的，好
去处。

东华书店随感
卓 美

五月割麦

麦穗袭击洲地。阳光饱满成
一粒粒黄金的吊坠，诱惑五月。
云雀扇动翅膀，掀起滚滚麦浪

收割机亮出麦农的硬气
地平线就卸下了梵高的脾气
切割，脱粒，传送，打梱
麻利的动作，有我父母年轻时的影子

野鸡和野兔去了哪里
我记得它们的模样
避开银镰，躲开锋芒
慌不择路地飞奔和逃窜
都有日光和月光的弧线之美
母亲慈爱有加，空出堤坝外的杨树林
许它们再享人间烟火

这个夏收省却了体力
省却了汗珠。作为补偿
母亲在灶台上，多添了几把柴火
洲地的上空，又有麦香在散发
一张烙麦饼里，包裹着一个旧岁

地衣菜

雨后的杨树林
潮湿的草地上，长满了地衣菜

滑滑的，柔柔的
单薄得令人心疼
我用手一片一片将它们
小心捡起。我要带它们回家

昨夜一定经历了什么
满身泥沙和杂质
我把它们放在水池里
一遍遍地洗呀洗。像清洗流浪猫

还要放在太阳底下晾一晾。
丢失了水分，薄如蝉翼。
几乎一碰就碎。几乎失去了
家园。几乎食不甘味。

狗尾巴草

喊出天涯路的走向
翻阅安魂的经卷
是草，也是腰杆

调和一方山水
为牛羊留住月光下的雨露
为虫鸣把脉一抔黄土的冷暖
一声狗吠，灶台又生人间烟火

逍遥于庄周，何须一只蝴蝶
忘情于红尘，可借一只蜜蜂
风一吹，所有的摇动
都是我密境里温情的声控

那些纤细的，绿茵的，枯黄的
从未夹着尾巴。替我们看护人间

村 庄

阳光普照道场。雨水冲洗院落。
草长，莺飞，鸡鸣，狗吠
一条村村通水泥路，把村庄
扎在腰间

杏儿去远方结了果。山楂在城里
积攒星光。老槐树下
乡村大舞台，让黄梅戏闲着
只有，几只古老又现代的蝴蝶
落在篱笆墙上，欲翩未翩
仿佛是在给村庄，打一个空荡的心结

紫燕拖家带口，在人家
的高楼屋檐下，筑巢
斑鸠飞上枝头，触动旧年的青枣
几滴“咕咕”，像露水一样轻
如果此时炊烟升起
鸟鸣会在林间，歇一歇脚

父亲照例在一本老皇历中
细数家长里短。母亲说
孙子又长高了，娃儿的爸爸
有好几天没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村庄（组诗）

刘腊华

云漫青山 汤青 摄


